
父亲的请求
一直以为这个人蛮横不讲理是天性

使然，却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的性命来
与他绞杀搏斗，就跟朝夕一样，横了心要
和大家同归于尽，就这点上他们倒是一
对儿，两个人都被爱恨焚得失去了理智，
死而后已。那他算什么，他夹在中间算
什么？给他们陪葬，还是葬了他们？连
波深深地埋下了头，泪水泉一样地淌下
来。樊世荣给连波看病历的意图不言而
喻，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两天后，连波去火车站接放假回来
的朝夕。他装作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什
么都不会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其实他
心里清楚，一切都已面目全非。晚上吃
完饭，两人在楼下小区花园里散步，连波
试探地问朝夕：“朝夕，你有没有想过，哥
是真的喜欢你呢？”朝夕很警觉，马上反
问：“什么意思？”

“没，没什么。”连波目光躲闪，搪塞
道，“我只是想说，这世上的爱有很多种
形式，不光是两情相悦那种爱，还有一种
爱是因为牺牲自我而获得升华，因为爱
本身就是不计回报的付出，如果真的爱
一个人，就要让对方幸福，而不是让彼此
挣扎着痛苦……”“连波！”朝夕打断他，
心底立即拉起一道防线，“你以为你牺牲
自己，我就能获得幸福？不，不，这不是
爱，是自私！如果你爱我，就不应该放
弃，否则我变鬼都不会原谅你！”说着她
扑到连波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是的，她原
本是要拉连波垫底，以达到报复樊疏桐
的目的，可是真的跟连波在一起后，她又
放弃了最初的决心，完全听命于本能地
去爱他了。因为她管不了自己的心，她
就是爱他。只是两人在树下相拥而吻的

时候，丝毫没注意到就在不远处的一棵
冬青树下，有个人缓缓转过身，从暗影中
走到清冷的月光下，拖着长长的身影消
失在无边的黑夜中。

那个人就是樊疏桐，目睹这一幕，非
常意外，他竟然很平静。哀莫大于心死，
这世间的幸福，温暖，抑或是快乐，从来
都跟他没有关系。自那天跟连波谈过，
他就一直病着，头疼得死去活来，精神和
意念越来越游离。次日他在家里昏睡了
一天，他差点以为自己会这么睡死过
去。一直睡到傍晚，他起床下楼胡乱吃
了点东西，精神还是很差。他感觉自己
可能在发烧，浑身像是泡在开水里一样
滚烫，于是又爬到床上昏睡，朦胧中他听
到电话一直在响，不依不饶。他被吵得
无法安宁，只得挣扎着起来，扶着墙摸到
客厅。窗帘拉着，室内一片漆黑，分不清
白天还是晚上。

他开了灯，虚弱地陷进沙发里，拿起
电话。他没有“喂”出声，电话那端就传
来寇海嘶哑的喊声：“士林，快来！快来
医院……朝……朝夕不行了……”

樊疏桐赶到医院的时候，朝夕刚刚做
完手术，正在监护室接受观察。是常英和
同事黎伟民将朝夕送到医院的，早上常英
接到连波的电话，说他出远门了，要常英
过去看看朝夕，他放心不下朝夕，因为这
次出远门他没跟朝夕打招呼。常英问他
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打招呼，连波含糊支
吾了几句就匆忙挂断了电话。常英以为
两个人可能吵了架，她知道朝夕的性子
烈，怕这丫头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就
坐了黎伟民的车去连波的公寓看看情况，
结果怎么敲门都没人应，凭着警察的本
能，她意识到可能出事了，连忙叫来楼下

等候的黎伟民，一起撞开了门。见到朝夕
时，他们都吓一跳，满床都是血，朝夕已经
昏迷，血却还在不断顺着她的小腿流下
来，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
将浑身浸透鲜血的朝夕送到医院。

“谁是病人的家属？”医生出来问。
樊疏桐挣扎着站起来：“是我！”可能是意
识到自己的声音过于沙哑浑浊，怕医生
没听清，又道，“我是她哥哥，请问我妹妹
为什么会做手术，她怎么了？”

医生顿时诧异地打量他：“你是她的
哥哥，你会不知道她为什么动手术？她
腹部长了个那么大的恶性肿瘤，你们到
现在才送来，肿瘤引发经期血崩，血都快
从她身上流干了！虽然手术后暂时保住
了子宫，但她今后不大可能会怀上了，除
非出现奇迹，你们家属得有心理准备。”

樊疏桐身子摇摇晃晃，似乎没听明
白，“她长肿瘤跟她生不生孩子有什么关
系？”“怎么没关系？她刮过毛毛，肿瘤很
有可能是当时流产没有处理干净而形成
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过……现在的年
轻人太不自爱了，动不动就刮，到年纪大
了想要的时候就没了。”医生喋喋不休，
全然不顾樊疏桐灰白的脸，叹口气直摇
头，“虽然肿瘤切除暂时可以保住子宫，
但是创伤面太大，明说吧，她没有生育能
力了。她肯定是在那些黑诊所里刮的，
又没刮干净，才搞成今天这个样
子……”

吴江华找高安河汇报地
条钢事件

秋已经很深了，寒意席
卷大地，东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高安河刚刚接待了经侦支
队支队长吴江华，东州公安
系统一位女干将。吴江华年
龄跟高安河差不多，也是一
位资历不浅的老公安，此人
善战，查案子是一把好手。
以前在禁毒支队当支队长，
是全国唯一一位女禁毒支队
支队长。在公安部，吴江华
也是出了名的。她的事迹罗
列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
书。去年局里调整班子，针对目前经济领域犯罪出现的新
情况和新动向，局里反复权衡，将她调到了经侦支队。吴江
华到经侦支队后，将她那股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铁警”作
风带到了经侦支队，一年来，经侦支队的工作可圈可点，除
连续破获两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诈骗案外，还打掉
了5个传销组织、两家非法生产假冒伪劣化妆品的企业。

吴江华找高安河，是汇报地条钢的事。这些年来，东州
的建设步伐在加快，真可谓日新月异，但是各种非法建材的
地下生产也异常猖獗，最明显的就是地条钢。地条钢是国
家质监总局明令禁止的，但在暴利面前，利欲熏心的黑老板
们仍然在疯狂生产。最近一个时期，建筑管理部门在不少
工地上查到地条钢，证明在东州，有一个大的团伙在制售伪
劣地条钢。市委、市政府要求，公安部门要深入排查，一定
要找到这个团伙，并将它彻底摧毁。经侦支队领到任务后，
吴江华带着她的部下，深入各县区，蹲点摸排，眼下已初步
掌握了一些线索。

据吴江华说，地条钢生产集中在偏远地区，生产销售时
间跨度较长，侦破难度相当大。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看，东州
地条钢生产绝不止一两家，涉及面很广，涉案人员众多，而
且老板大都是些有背景的人。她请求高安河，由局里成立
专案小组，由经侦支队牵头，从刑侦部门和武警支队抽调得
力人员，协助侦破此案。按说这样的请求，高安河应该答
应。但他听完吴江华的汇报后，沉思良久，却作了模棱两可
的回答，他让吴江华写个专题报告，报局常委会议研究。

这事不像高安河的风格，高安河在东州公安局也是
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遇到问题更
不上交。公安嘛，不雷厉风行怎么行，三请示四汇报，犯
罪分子早开溜了。但这次不行，高安河再三提醒自己，一定
要慎重。

高安河这样做，的确有他的难处。一来，对经侦这一
块，他是代管。代管跟分管虽然都是管，但有根本的不同。
分管就是这一块是他的，他说了能算，就算说错了，他也担
得起责任。代管则不，这一块不是你的，你是替人看管这一
菜园子，种什么收什么，那是人家说了算，你说了也可，但你
必须要说对，如果说错了，责任就大了，你也担不起。公安
工作不同别的，每一句话，每一道指令，都有可能牵扯到
人命。这是其一。其二，东州公安局现在是特殊时期，局
面复杂得很，也微妙得很。局长肖长天是市长助理、市政
府党组成员、局党委书记，论职论权都要比他们大得多。
但肖长天最近不坐班，他生病了，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
疗。局里原来还有常务副局长，就在肖长天生病前一个
月，原常务副局长调离了东州，到另一个市担任公安局长
去了，这个位子到现在还空着。空着的缘由不是没有合
适人选，而是合适人选太多，竞争过于激烈。两个多月的
激烈交锋后，另外 3个人选被组织刷了下去，剩下高安河
和庞龙两个人。庞龙也是东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但他排
名在高安河之前。庞龙这人城府很深，若论城府，高安河
根本比不过他。庞龙政绩也比高安河突出，以前庞龙分
管过禁毒，跟禁毒支队支队长吴江华联手侦破过两起大
案，这两起大案都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点是跨省区作
案，涉案人员众多，贩毒手段极为隐秘，毒枭跟香港、台湾
的贩毒组织都有联系，庞龙把它破了，两起大案的头目一
个抓获在东州开源县，一个是在深圳抓捕的。

两次抓捕，庞龙都在现场，他善于现场指挥。这就让庞
龙一下名声大噪，公安部给他记了一次一等功，一次二等
功。这还不算，庞龙这两年分管刑侦，刑侦这一块，出政绩
似乎总比别的块上要多，要显著。至少要比高安河分管的
治安工作、派出所建设、经济文化保卫等容易得多，因此，无
论是在部里，还是在省市，庞龙的知名度还有影响力都比高
安河要高。高安河所以还能留在候选人当中，跟庞龙抗衡，
关键原因在于群众基础好。群众对他的评价是工作作风扎
实，不浮躁，少华而不实，工作不玩花样，一步一个
脚印，重实际而轻政绩。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

力，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
的冷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小说以一群部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不同人生轨迹为线索，将三个时代
用悲怆纯真的爱情故事串联在一起，青春、亲情和爱情在风云起伏的年代激
烈碰撞，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自从八岁那年随母远嫁到陌生的军区大院，
朝夕的命运就在继父樊世荣的宠爱和继兄樊疏桐的捉弄中矛盾地起伏。此
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命运像斯芬克斯之剑，高高悬在少女朝夕的头顶，让本
来简单的亲情与爱情都变得支离破碎……

反腐
纪实

营销
寓言

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廉价产品疯狂挤压？面对这些问题，你的营销
该怎么做？

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知者则带领麦克斯拨
开营销的层层迷雾，发现营销的真谛。

许开祯许开祯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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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妮带着麦克斯进了城
到了星期一那天，米妮带着麦克斯

进了城。在汉谟拉比大街圆形剧场附近
的一个全新高档小型商场里面，果然看
到新建立起的一个大型商店，上面挂着

一个非常大的
标志：麦克斯
轮子。

商店的窗
户上满是彩色
的横幅，上面
写着“低价，超
低价！”、“便捷
信用卡支付！”、

“免费送货！”
店里面则

展示着各种各
样的轮子。麦
克斯和米妮刚
踏入商店，那

些年轻、热情洋溢的店员便来到了他们
身边，渴望为他们服务。

麦克斯急忙解释：“谢谢，我们是店
主人。”一个年轻的店员“哦”了一声，说
道：“ 我们以为你们是顾客呢。一整天
下来，也没有几个人。”“但我敢肯定很快
就好了。”销售领袖一边说着，一边从柜
台后面走了出来，“我们已经派人深入街
区，宣传我们的特价产品，分发我们的特
别优惠券。”“优惠券？”麦克斯不由产生
了疑问，“你确信这种方式可行吗？”“在
我上一份工作中，这种方法挺管用。”“什
么工作？”“卖金橘，还有大枣、橙子和柠
檬。”“柠檬！你是卖……水果的？”“麦克
斯，我不仅仅销售一两种水果，我卖过多
种水果。而且我告诉你，如果想卖轮子，

就需要采用这种方式：在一个方便的地
方建立起一家大型商店，大量的库存、较
低的价格、接受信用卡支付、拥有一批有
礼貌的、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提供非常
优秀的客户服务。”

一个月后，这位领袖不再像以前那
么自信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哪里出了
问题。我在这个商店里所做的一切，对
于销售水果和骆驼都很管用的！”“哦。”
麦克斯问道，“是不是销售水果和骆驼与
销售轮子是两码事？我是说，每个人都
知道如何处理水果，而且人们也都知道
如何去骑骆驼。但是，没有人知道该如
何使用轮子，因为轮子是刚刚发明出来
的！并且几乎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轮子。
对于销售一个客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使
用的物品的商店，客户怎么可能花时间
进来看呢？难道你们不应该走出店门，
敲开客户的大门，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吗？难道你们不应该告诉人们这个产品
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位领袖的脸红了，
眼睛只是盯着地板。

麦克斯说：“好吧，别的就不多说
了。你到底卖出了多少个轮子？”“只有
一个……其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
有。”麦克斯不由得嘟哝了起来。

“我们确实卖出了一个轮子，并且也
及时送货了。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客户
把轮子送了回来，说轮子与她的地毯不
搭配。”“她的地毯？轮子和地毯有什么
关系？”“她想把轮子当作咖啡桌用。根
据我们30天内无理由退货的承诺，我们
只能愉快地接受退货，否则……”麦克斯
转过身去，对着米妮摇了摇头。

销售梦想的卡修斯
麦克斯说道：“我们花光了所有的

钱，却没有卖出一个轮子。我们要破产
了。”米妮问道：“是啊！我们该如何收拾
这样一个烂摊子呢？”“我不知道该如何
还你父母的钱。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

“不，我是说这一堆破轮子。我们要怎么
处理它们呢？”麦克斯悲伤地摇了摇头。

“就像你曾经建议过的，把它们扔到河里
去吧。”米妮说道：“在扔掉之前，为什么不
再去找先知者谈论一下？”她的丈夫说道：

“我看不出这还有什么用。不过，再来一
次旷野跋涉，对我们也造不成任何损失。”

于是，麦克斯和米妮再次离开了城
市，开始了拜访先知者的长途之旅。当他
们最终走进洞穴，点燃篝火，摆放供品时，
先知者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位老者
说道：“怎么又是你们？”接着，他便闻到了
香味。“嗯……那是什么？”米妮说道：“骆驼
肉串，请尝一串。”先知者猛地拿起了一串
热腾腾的肉串，吹了吹，然后吃了起来，嘴
里说道：“味道不错。”米妮告诉他，“它们都
事先用料腌制过。”“嗯……有些老，有些
难嚼，但除此之外，我必须承认，相当好
吃。”“您可能会喜欢一些小菜，请品尝一
些鹰嘴豆泥和新鲜的皮挞面包。”

先知者吃了一点，然后频频点头，最
后坐在了一块岩石上面，急匆匆地享用
起了这顿大餐。吃饱之后，他拍着自己
的肚子说：“好吧，你们现在遇到什么问
题了？”麦克斯告诉他：“我们现在仍然一
个轮子也没有卖出去。”“我并不感到奇
怪！”米妮说：“可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
金钱，聘用了 3个不同的销售人员。”“3
个？他们都是什么样的销售人员？”麦克
斯说道：“他们简直糟糕透顶。”于是，他
和米妮，把发生的一切都原原本
本地告诉了这位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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